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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热的风，穿街走巷，掀起高挂于月
塘村村口的那条红色横幅。 横幅
上，用大字书写着“隆重纪念三·

廿一惨案 69周年”。
这个位于万宁市万城镇的普通村庄，

承载着一段不堪回首的悲痛历史。
直到现在， 这个村子的人们依然无法

弄清楚，到底是什么缘由让当初村民们遭
受日军如此残忍的屠杀。 唯一清楚的，只
是那日流尽的血和泪，以及根植于这个村
庄血脉的惨痛记忆。

那一天血水染红村中水塘

79 岁的朱进春，人称“八刀”。 他的背
上，布满了深深浅浅的刀痕。 在不知情的
人看来， 这个称谓似是充满了江湖之气。
殊不知这“八刀”的背后，却背负着怎样的
沉痛记忆。

时光倒回到 69年前那个 5月的早晨，
10 岁的朱进春还只是个无忧无虑的孩童。
因为一个闯入家中的日本兵，朱进春的美
好童年便彻底告终。

“那天早上起床后，我就和我弟弟朱进
二以及堂弟朱亚印在我家的新房里玩
耍。”朱进春清楚地记得，大概早上 7时多，
一个日本兵突然闯了进来。 还来不及看清
这个日本兵的面容， 朱进春的两个弟弟便
被日本兵刺中，4 岁多的朱亚印当场被刺
死。

“我当时都吓蒙了， 哪里还知道哭
喊。 ”愣在一旁的朱进春眼见着日本兵将
刺刀转向了自己，便拼了命地往大厅跑。

朱进春利用厅中的八仙桌与追来的日
本兵周旋，“还好我躲得快， 他刺了我八刀
都没有刺中要害。 ”被刺伤的朱进春朝着
自家的祖屋跑去，被日本兵开枪击中，子弹
从背后穿过前胸， 昏倒在了祖屋厨房的门
口。

“直到那天下午， 我才被大雨淋醒
了。 ”醒来的朱进春发现，自己的父母、祖
父母早已倒在了血泊中。 4 岁的弟弟朱进
二肠子流了出来，尚有气息。 “我弟弟疼得
受不了， 叫唤了一个晚上， 到深夜便死
了。 ”

只是一个上午的时间， 朱进春便和家
人从此阴阳两隔，成了孤儿。

和朱进春一样在那天成为孤儿的，还
有朱光清。

瘦小的朱光清， 踏着一条荒草丛生的
小土路，来到两间已经废弃的瓦房前。

“我妈就是在这里被日本兵杀死的。 ”
站在过去作为家里厨房之用的瓦房边，69
年前那撕心裂肺的痛，又揪扯着这位 79岁
老人的心，让他不由皱起眉来。

“那天上午，我到村里找我的姐姐，回
到家不久，就有两个日本兵进了我家。 ”朱
光清清楚地记得，日本兵进屋后，自己的母
亲对着他们作礼道：“先生作礼。 ” 但话音
刚落， 母亲便被日本兵的尖刀刺倒在地，
“我妈倒在地上后，他转刀又刺向我，我就
被刺倒在这墙边，一时昏了过去。 ”指着瓦
房的一面墙壁， 朱光清的脑海中再次重现
那个可怕的场景，“后来，我妈站了起来，日
本兵又去刺她，就在这时，我突然醒过来并

立马转身朝山坡上跑去了。 ”
这个 10 岁的孩子将已经流出的肠子

塞进肚子，逃到了山坡的林地里躲了起来。
直到下午，他的两个姐姐找到了他。姐弟三
个默默流着泪把可怜的母亲草草埋葬在了
山坡上。

那个上午， 月塘村有 223名村民遭到
日军的屠杀，190 人倒在了血泊之中，再也
无法醒来。“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被杀死。”
76 岁的李全治也是当年的幸存者之一，
“那时候大家都只能在匆忙中用草席将死
去的亲人一裹， 在山坡上找个地方埋了便
四处逃难去了。 ”

老人们回忆，那天下午，日军撤退后，
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从来没有见过那么
大的雨，天全黑了，也许是老天都在替我们
哭了。 ”

死难者的鲜血，被雨水冲刷汇聚，流进

村里的两口大水塘中，染红了整个水塘。

那场屠杀改变村民命运

“你看，那时候子弹就是从我的背后穿
过这胸前。 ”撩起衣服，朱进春身上的伤疤
历历在目。在他的背后，子弹打入的地方隆
起了一个红色的肉瘤， 腰上的刀疤依然明
显。 “那时候日本兵用刺刀刺穿了我的手，
当时都吓傻了，竟然也不知道疼了。 ”李全
治的右手上印着一道深深的刀疤。“我这肚
子上的疤还在， 那时候我的肠子都流出来
了。 ”72岁的朱五弟当年只有 3岁，却能清
楚地记得当时的场景……

当年那场大屠杀的幸存者， 如今只剩
下 14位。 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之后，每每
诉说起当年的惨状， 老人们平静的脸上已
经看不出太多的波澜。 但在这平静之下，

是永远无法忘却的痛。
“是我害了我家里人啊！要不是我跑到

祖屋，日本兵就不会跟过去，我家里人也不
会被杀死了！ ”对于当年家人的死，朱进春
总是内疚万分，神情黯然。他每次如此责怪
自己时， 也总会有人安慰他道：“根本不是
你的错，就算你不往那边跑，日本兵还是会
发现你家人的。 ”

早年丧父， 又在那场屠杀中失去了母
亲， 朱光清后来由已经出嫁的姐姐抚养了
两年。由于生活困难，姐姐之后又将朱光清
送回了老家。这个 12岁的孩子从此开始了
独居生活。 “那时候我一个小孩，也不知道
怎么过日子， 就靠着人家分点东西吃着活
下来。 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 ”对于那段
异常艰辛的儿时岁月， 朱光清只是连连叹
气摆手道。

那场屠杀， 彻底改变了这些村民的命
运。 在大屠杀过后，村民们外出躲藏，村子
一度成为“荒村”。直到日军投降后，村民们
才逐渐回迁。

“日军在我们村进行大屠杀后的两三
个月，他们就投降了。 ”当时已经被外婆接
到县城的朱进春见到了列队游街的投降日
军。 这个刚刚养好伤的孩子捡起石仔用尽
全身力气掷向游街的日本兵， 发泄心中的
怒火，“就是这些日本兵杀我父母！ ”

那一刻不能让后代遗忘

在一片槟榔园前，村民们修建的“三·
廿一惨案”纪念牌静静地矗立着。 朱学修、
朱吴氏、朱哥妹、朱开世……在碑身侧面，
鲜红的字迹铭记着当年遇难村民的名字。
两个花圈依在碑前。 这是在今年农历三月
廿一刚刚举行的月塘村公祭日上， 村民们
为遇难者献上的。

在大屠杀发生后的每一年， 月塘村的
村民都会集中在农历三月廿一这一天祭祀
遇害村民，称为“亡日”。这个传统一直延续
至今，每年的农历三月廿一，也成为村民们
默认的公祭日。 今年，村民们更是约定，除
了举行祭祀活动外， 今后每年的公祭日这
一天，全村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以示对遇害
者的哀思。

那场大屠杀之后， 生命不断在这个村
庄延续， 而那段沉痛的历史， 也被代代相
传，根植于这个村子的血脉之中。

“村里的老人在树下乘凉，经常跟我们
讲那些故事。 ”41 岁的村民朱海云出生于
惨案后的 28年， 但对于那一天的惨痛，已
经从老人口中听说了无数次的他却并不陌
生，“现在我的孩子们也了解那段历史。 ”

“虽然村里的年轻人都知晓那段历史，
但是随着幸存的老人陆续去世， 对于那时
候的事，大家说得是越来越少了。 ”村民朱
振华担心随着岁月的推移， 年轻人会渐渐
忘却那段耻辱的历史。 1994 年开始，朱振
华便陆续走访村里的幸存者，记录了近 60
名幸存者、 遇难者家属的回忆， 收集成
册———《血和泪的记录》。

为了给当年的惨案受害者讨回公道，
1994 年，在朱振华的牵头下，月塘村村民
们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诉求，要求日本政
府针对当年日军对月塘村村民犯下的滔
天罪行向国际社会进行公开道歉，向幸存
者、死者家属赔偿损失，并在月塘村建立
一座死难者纪念馆。 “当时我向日本的内
务大臣、 外交大臣等寄去了赔偿请愿书，
但只有一个人给我回了信，答说他们并不
知晓这个事情。 ”在这 20 年里，朱振华屡
次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诉求，却一直没有
回应。

“等这本书完成后，我们就准备联名起
诉日本政府，要求他们进行赔偿。 ”朱振华从
包里掏出打印订成册的 《血和泪的记录》，
“当年日军对我们村造成的伤害， 必须要有
所道歉！ 那段历史，我们不能忘记！ ”

1945 年 5 月 2 日，农历三月廿一。 万宁万城镇月塘村
的村民们遭遇灭顶之灾。 几十名日军对这个村子进行大肆
屠杀，甚至连襁褓中的婴儿也无法幸免于难。 日军惨绝人寰
的屠杀，让这个 600 人的村子，仅在那一个上午，便失去了
190 个鲜活的生命。

1994 年开始，村里就有人陆续走访幸存者，记录了近
60名幸存者、遇难者家属的回忆，收集成《血和泪的记录》，
并于每年农历三月廿一自发纪念被杀害先人。

万宁月塘村自发纪念被日军杀害的先人

那是一段
无法忘却的惨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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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幸存者在纪念碑前合影。 曾觉 摄

村民朱光清站在母亲当年被杀害的屋前。
曾觉 摄


